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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写生。
（作者 李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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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楚文化􀃊􀁉􀁕

诗人杜甫江陵成“圣”
□ 张卫平

“诗圣”杜甫名震诗坛、无人不知。
然而，杜甫生前，不仅不“圣”，活得还极
其狼狈艰辛。虽然，他曾被唐肃宗授为
左拾遗，但那也只是挂了个虚衔。他留
给这个世界的，是贫穷、是病愁、是漂
泊。当然，还有那些震古烁今的不朽诗
篇。但是，这位伟大的诗人，直到他去世
43年后，才被人用一篇墓志铭推上诗歌
的神坛。撰写这篇铭文的人，是被贬到
江陵的元稹。

这，不是演义，是信史。
公元813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将

祖父的灵柩从湖南耒阳迁回河南偃师。
当杜嗣业沿长江北上，途经荆州时，突发
奇想，找到了时任江陵士曹参军的诗人
元稹，请他为祖父撰写墓志铭。于是，这
个同样“悲惨”的元稹，写下了那篇著名
的、将杜甫抬上“诗圣”宝座的《唐故工部
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古代墓志铭，就相当于现在追悼会
上的悼词。元稹在这篇墓志铭里，第一
次系统阐述了杜甫诗歌的“集大成”特
征，即古体、近体、乐府、歌行，无所不
工。最为重要的，是这句中国文学史上
振聋发聩的判词：“诗人以来，未有如子
美者。”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里说，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诗人能比得上杜甫。

在当时，这个“顶流”的评价，是相当
“出格”的。盛唐至中唐，诗坛公认的“顶
流”是李白。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
焰万丈长”，也只是将两人并列，未分高
下。而元稹，则直接推杜甫为第一，把李
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全都比
了下去。此举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
大地震

元稹当时34岁，刚刚被贬到江陵，官
职低微，心情低落。他素有文名，早年与
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并称“元白”，
诗作号为“元和体”，并首创了次韵诗。
由元稹为杜甫来“定调”，还是说得过去
的。更何况，这篇墓志铭，是杜嗣业千里
请托而来，并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
是后辈对前辈的真诚致敬。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巧
合，杜甫也曾在江陵生活过。

杜甫的江陵之行，始于一场温热的
期盼。他在羁居夔州近两年间，贫病交
加，后应胞弟杜观数次书信相请，便携家
人登舟，赶赴荆州。

初到江陵时，亲友相迎，湖亭泛舟、
宴饮赋诗，那短暂的温情，让诗人几乎忘
了漂泊的苦楚。他陪幕府友人泛舟江
上，看春水漫堤、燕雀衔泥；他踏入弟弟
的庭院，看雨打繁花、庭树生荫，在《乘雨
入行军六弟宅》里写下温柔的景致，暂得
片刻人间烟火。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然而，
给予杜甫美好憧憬的楚国故都，终究容
不下一个落魄的老诗人，其美好的憧憬
最终化为了泡影。56岁的他，只有带着
屈辱与悲凉，在荆南漂泊。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荆州的
秋风寒意，浸透了杜甫单薄的衣衫，也凉

透了诗人的心。寄人篱下的杜甫，处处
小心，“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为了
谋生，他只得走街串巷，去叫卖一种用米
浆与豆腐做成的小圆子。后来，杜甫的
创意，成就了荆州名小吃“豆腐圆子”。
他住过的巷子，也被命名为“杜工部巷”，
沙市人称其为“杜甫巷”。

千百年来，荆州的民众不一定记得
诗人的诗，但记得杜甫吃过的苦、住过的
巷子、传下来的小吃。聪明的荆州人，用
一条巷子和一道小吃来纪念杜甫。

当然，真正让杜甫诗人走向“诗圣”
的，不是豆腐圆子，而是他在荆南漂泊岁
月中写下的那些大气磅礴、悲而能壮的
不朽诗篇。在这里，他迎来了晚年创作
的又一个高峰。有学者统计，杜甫在荆
南期间存诗50多首，其中多篇堪称其晚
年诗风的典范之作。这些诗篇，将一己
之漂泊，升华为对天地、历史、苍生的深
沉凝视，实现了境界、立意、内涵的三重
飞跃。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杜甫在
《江汉》中写道：“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
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
老马，不必取长途。”杜甫身在江汉之间，
却心系故土，自嘲为“乾坤一腐儒”，这是
何等的胸襟！“落日”而“心犹壮”，“秋风”
而“病欲苏”，衰病之身而有不灭之志，悲
凉中勃发出雄健的生命力。悲而能壮，
衰而不颓，苍凉中自有一股郁勃之气，成
为杜甫晚年特有的诗歌美学。

在《地隅》中，杜甫以屈原、王粲自
况，将个人的流离失所与家国的丧乱动
荡融为一体。“江汉山重阻，风云地一
隅。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丧乱秦
公子，悲凉楚大夫。”他在诗中用“年年”
与“处处”四字，写尽自己漂泊的无所依
凭与穷途末路的困厄之情，却又在“秦公
子”“楚大夫”的历史回响中，获得一种超
越个人命运的厚重感。

而在《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这首长
篇排律中，杜甫更是将荆南生活的困苦
与内心的感慨一泻而出：“苦摇求食尾，
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
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哀……饥藉家
家米，愁徵处处杯。”诗人用“结舌防谗
柄，探肠有祸胎”十个字，写尽寄人篱下
的战战兢兢；“饥藉家家米，愁徵处处
杯”，则将箪瓢陋巷的窘迫生活，写得沉
痛而不失风骨，表达了在苦难中不曾倒
下的尊严。

当穷困潦倒的杜甫不得不离开江
陵，乘舟南下时，写下了那首苍茫万状
的《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更
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是对前路的茫
然，更是对命运的不屈追问国；“形骸元
土木，舟楫复江湖”，肉身不过土木，命
运不过江湖，写尽一个老病诗人对生命
的透彻了悟与不甘沉沦。全诗沉郁顿
挫，苍凉中见浩荡，是杜甫离荆之作中
的绝唱。

“雄都元壮丽，望幸欻威神。地利西
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

吴人。”这首气象雄阔的《江陵望幸》，则
饱含着杜甫对江陵这座战略要地的深刻
认知。他以“雄都壮丽”落笔，以“西通
蜀”“北照秦”“控吴人”展开了一幅江山
形胜的宏阔图景，地理的雄浑与历史的
厚重交织其中，展现了杜甫将个人漂泊
体验融于历史叙事的典型特征。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送李功曹之
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诗中名句“曾
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将杜甫对荆州
的向往与留恋凝于十个字中，不但成为
后人追怀杜甫荆南岁月时最常引用的佳
句，还被今人改写成“闻听三国事，每欲
到荆州”的宣传语。

杜甫在江陵写下的诗篇，不仅只是
对个人漂泊的单纯哀叹，而是在荆楚大
地的苍茫气象中淬炼出的生命绝响。“落
日心犹壮”之雄健，“江汉山重阻”之沉
郁，“雄都元壮丽”之雄浑，“更欲投何处”
之苍茫……这一切，都是大的、重的、深
的。雄浑而不失劲健飞动，深沉而不失
苍凉勃郁。这些正是杜甫晚年诗风的巅
峰状态，也正是元稹在江陵撰写那篇墓
志铭时所敏锐捕捉到的“尽得古今之体
势”。

无疑，元稹看到的，正是这一点。他
在墓志铭中写道：“属天下兵乱，所在地
方，子美避乱奔走，寓于荆楚之地。”他知
道，杜甫在荆楚漂泊过。他自己，不也正
处于荆楚贬谪之中，多少有些同病相
怜。但更重要的是，他敏锐的文学眼光
精准地捕捉到杜甫诗歌的“集大成”性
质：李白长于古风，短于律诗；王维长于
山水，短于社会关怀；高适、岑参长于边
塞，题材相对单一。唯独杜甫，什么体式
都能写到极致，而且把诗歌从个人抒怀，
扩展到家国天下。“尽得古今之体势”！
这七个字，精准无比。

当然，元稹的墓志铭只是第一步。
杜甫“诗圣”地位的确立，又经晚唐的跟
进，到宋代达到高潮。苏轼说，“古今诗
人推杜甫为第一”；黄庭坚等人，则奉杜
甫为江西诗派始祖。到了明清，“诗圣”
之称正式固定。但是，所有这一切的起
点，都可以追溯到公元813年诞生于江陵
城中那篇不一样的墓志铭。

今天去沙市，杜工部巷还在，豆腐圆
子还能吃到。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记
忆！荆州人不仅记住了他的诗，更是记
住了他这个不一样的“人”。

元稹用一篇墓志铭，让杜甫不朽于
中国文学史；沙市老百姓，用一碗豆腐圆
子，记住了作为“人”的杜甫。哪一种更
接近杜甫的本意？我觉得，恐怕是后
者。因为杜甫一生最在意的，从来不是
自己能不能当“诗圣”，而是“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江陵，正让杜甫在荆南漂泊中，写
下“落日心犹壮”“形骸元土木”“更欲投
何处”等壮阔诗篇，让元稹写下划时代墓
志铭、孕育一代“诗圣”的风水宝地！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完全可以
说：江陵，成就了杜甫！

华夏文明千年奔涌，儒学如砥柱立
波，承载民族精神基因。理学与心学的
传承，似一条温润坚韧的红线，串联起从
北宋到明末的千年哲思。让我们沿历史
长河溯源，以“旅程站点”之法，梳理这条
思想脉络，读懂千年薪火相传。

第一站：濂溪先生·周敦颐——理学
开山，为理立魂

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北宋的濂溪
先生——周敦颐。北宋的风，吹醒了儒
学的新生机，周敦颐就是那播火之人，也
是理学的开山鼻祖，被后世尊为“濂溪先
生”。可以说，是他为理学立了“魂”——
这里的“理”，通俗来讲，就是宇宙万物的
运行法则，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底线与
行为准则，简单说，就是世间万事万物都
要遵循的“规矩”。他接过韩愈等人复兴
儒学的火炬，不满足于儒家伦理的表层
阐释，而是把儒家的伦理哲学化，提出了

“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以此阐释
“理”的本源。他那篇家喻户晓的《爱莲
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
咏叹，不仅是写莲花，更是他人格理想的
写照，也是理学精神的最初萌芽。他的
思想如同一颗种子，为后世理学的发展
确立了清晰方向，而程颢、程颐兄弟拜师
其门下，便成了承接这颗种子的第一人。

第二站：洛学正传·“二程”——承前
启后，奠定理学框架

承接周敦颐思想火种，我们至第二
站——二程兄弟，洛学正传。二程在洛
阳讲学创“洛学”，将“理”推至前台，明确

“天理”为宇宙万物本源与人类社会最高

准则。二人同出一门却风格迥异：程颢
如春风，倡“定性”，教人体察内心平和；
程颐似秋霜，讲“敬义”，劝人坚守道义合
礼。他们共同奠定理学基本框架，让思
想脉络正式成型。

第三站：心学滥觞·陆九渊——另辟
蹊径，转向向内求心

二程思想传至南宋，陆九渊另辟蹊
径。他嫌二程学问过于繁琐，振聋发聩
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将
求理重心从“向外求索”转为“向内安
顿”，开启心学先河。他强调“发明本
心”，认为真理在己心，无需向外苦寻。
这一思想转向，是理学脉络的重大分流
与升华，为心学发展铺就道路。

第四站：心学大成·王阳明——致良
知，知行合一焕生机

时光前行，我们抵达第四站——明
代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承接陆九渊
心学先河，经百年沉淀，思想火种在王阳
明手中迎来巅峰。他集立功、立德、立言
于一身，创立“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
与“知行合一”核心观点：人人皆有先天
良知，修行在于唤醒；知与行不可分离，
道理需落实行动。其学说打破程朱理学
僵化教条，让理学从书斋考据变为普通
人可践行的生活准则，成为理学脉络中
最具生命力的璀璨一环。

第五站：性灵之风·公安三袁——化理
为文，融于世俗烟火

王阳明心学传至明末，影响深远。
思想家李贽以“童心说”振聋发聩，主张
真心、真情、真我，反对虚伪礼教与僵化

文风，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新之气。公安
三袁正是李贽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们
将心学与童心说熔于一炉，高举“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帜，主张为文要发
自肺腑、不事雕琢。袁宏道“情之所至，
诗无不至”，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
现。他们把严肃的理学思辨，化作追求
真情、自由与个性的文学新风，让千年
思想脉络，最终落在人间烟火与真实心
性之上。

千年旅程落幕，思想薪火从未熄
灭。这条脉络，从周敦颐开山立理，到
二程承续定框，再到陆九渊转向开派、
王阳明集大成，经李贽“童心说”承转启
合，终至公安三袁化理为文，实现从宇
宙本体到内心良知、再到真情流露的完
整传承。理学重“守理”，心学重“本
心”，二者一脉相承，丰富儒学内涵，滋
养华夏心灵。

思想之伟大，在于代代相传、生生
不息。这场千年精神接力，从北宋到明
末，从哲人书斋到文人笔端，从宇宙思
辨到生活实践，薪火每代皆焕新彩。它
昭示着，中国文化的魅力，在于一脉相
承的坚守与创新，让古老哲思照亮当代
人心。

身处喧嚣尘世，我们或有迷茫，周敦
颐的纯粹、二程的守理、陆九渊的向内、
王阳明的践行、公安三袁的真诚，皆能锚
定我们前行方向。守好心中之“理”，安
放本真之“心”，不困浮躁、不违本心，便
是对千年薪火最朴素珍贵的传承，亦是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

第六节 建筑园林
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

姿多彩的风貌，主要建筑形式包括宫殿、宗
庙、公府、馆榭、地下宫室、坛、祠、舞台、观景
楼阁等，丰富多样，各异其趣。

楚国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方特色，强
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楚国建筑
以木构建筑为主，采用悬山顶、斗拱等技艺，
独具特色。楚国还注重城市规划，城市布局
严谨、有序。楚国的建筑雄伟壮观，依山傍
水，景物相融，被现代学者认为“从理论到技
艺都已形成独具特色之体系，在中国乃至世
界建筑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楚人在城市建筑方面的杰出成就，楚郢
都纪南城堪称典范。纪南城地处江汉平原
西部边缘，西北为荆山余脉八岭山和纪山，
因位于纪山之南而得名。考古资料显示，纪
南城东西长约 4550米，南北宽约 3588米，
城垣为夯土筑成，周长 15506米，城内总面
积约 16平方千米，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东
周时期我国南方最大的都城遗址。

考古工作者现已探明纪南城有城门 7
处，其中水门 2处。城内宫殿区、手工业作
坊区、居住区等布局清晰。从考古勘探出的
夯土台基的数量与分布来看，楚王宫布局严
谨，规模宏大，排列有序。高低不同的建筑，
建在层层的高台之上，形成层台累榭、错落
有致的楚国宫殿建筑特色。屈原在《招魂》
中写道：“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
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
厦，夏室寒些。”这些诗句是对纪南城宫殿的

写照。
考古发掘资料同时显示，仅在纪南城龙桥河西段

长约1000米，宽约60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古水井256
口，加上后来引江济汉工程发掘的水井，纪南城内及周
边已发现水井数量超过500口。此外，纪南城四周还
分布着大量楚墓，有封土的墓葬数量在600座左右，没
有封土的则不计其数。如邻近纪南城东城垣的雨台
山，密集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平民墓葬，测算总数应在10
万座以上。

城内外水井和城外墓葬的数量、规模与分布范
围，直观反映了纪南城的人口数量。有学者根据城内
外水井、墓葬的发掘数量推算，当时郢都的人口可能
达到30万。

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繁荣富庶的大都会，其拥挤程
度不难想象。东汉文学家桓谭《新论》写道：“车毂击，
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作者用生
动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昔时的情景：楚国的郢都，车
水马龙，热闹非凡，达官贵人坐着马车在城市里穿行，
不时传来车轮碰撞的声音，街上人挤人，一不小心就会
碰在一起，早上穿着新衣服出门，晚上回去竟被磨得又
破又旧。因此，民间也称纪南城为“挤烂城”。

楚郢都纪南城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南方地区面积最
大、古城垣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都城遗址。春秋战国
时期，楚人以纪南城为都城，成功跻身“春秋五霸”“战
国七雄”之列，不仅成就了辉煌的霸业，也创造了可与
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灿烂文化。

在普通民用建筑方面，干栏式建筑在楚地独树一
帜，其特点为一楼架空，二楼居住，以竹木结构为主。
干栏式建筑是楚国民间的主要建筑形式，这种民居建
筑式样在我国南方的土家族、苗族居住地仍然沿用。
干栏式建筑也是古代中国南方建筑文化的主体，注重
与自然的高度协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园林建筑方面，楚国章华台是我国离宫建筑和
园林建筑的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台”。据记载，楚国
历代君王都好筑台，都曾广建宫廷园林，修建了大量的
离宫、苑囿，如渚宫、强台、匏居台、五仞台、层台、钓台、
小曲台、五乐台、九重台、荆台、章华台、乾溪台、渐台、
阳云台、兰台宫等。其中以章华台最为著名。

公元前 540年，楚灵王即位，立即着手修筑章华
台。好大喜功的楚灵王比起好筑高台的楚国先君，有
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炫耀国力，威镇诸侯，他决意“穷土
木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全国之力，在古云梦泽修建一
座宏伟宫苑，以豪华富丽夸耀于诸侯。到公元前 535
年，历经6载，消耗无数，一个占地方圆四十里，以章华
台为主体的22个宫殿建筑群拔地而起，气势雄伟，蔚
为壮观，享誉天下。

章华台落成，楚灵王兴奋不已，但凡到楚国访问的
国君和使者，楚灵王都邀请他们登临章华台，感受泱泱
大国气象。就连处于偏远北方、名不见经传的狄国使
者访楚时，也在章华台上受到了楚灵王的热情款待。
章华台四周曲栏环绕，连绵十余里，宫阙巍峨，拾级而
上，非常消耗体力，以致这位狄国使者在登临章华台
时，体力不支，中途休息了三次才登上台顶，这也是章
华台又名三休台的来历。

1986年，处于江汉平原腹地故楚国中心区的湖北
潜江龙湾遗址被发现，立即轰动了学术界，中国考古学
界和历史地理学界众多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后，有专家
认为此遗址即楚灵王修建的章华台（宫）。龙湾遗址平
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千米，南北宽1千米，总面积达2
平方千米。遗址的东部有连成一线的四个台，其中最
高的一号台，俗名“放鹰台”。根据已暴露的建筑遗迹
和勘探提供的情况，初步推测潜江龙湾放鹰台一号台
宫殿基址的台基东部为三层台建筑（系宫殿主体建筑，
其朝向为坐北朝南）；西部为二层台建筑；台南地貌平
坦，似为广场式建筑；台北、台东为亭廊环绕的园林式
建筑。台周曲廊环绕，台内曲径穿梭于一、二、三层之
间，台东有大河奔流，台西、北有湖水漾波。整体布局
充分利用了高冈、湖泊等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与人工建
筑浑然一体。

（未完待续）


